
范校长使劲看了何用功一
眼，继续说：“高老师是师范学校的
高才生，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同学
们一定要听高老师的话，配合高老
师把数学学好。有没有信心呢？”

同学们齐声应：“有——”
“声音不能大点儿吗？”范校

长很会调动情绪。
“有——”孩子们的声音果然

高了。
“好，高老师，您上课吧！”范

校长示意高老师登台，自己慢慢
地退出了教室。

高老师一脸微笑地看着大
家：“同学们，我姓高，叫高虹。”

何用功猛地又唱一句：“高老
师高老师高高高……”

同学们哄地笑了。范梅等女
同学厌恶地看着何用功。

范校长走到楼梯口，听见何用
功调皮的话语，气得扭身就往回走。

快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他听见
了高老师的话，悄悄站住了脚步。

“请那位同学站起来！”高老
师显然没有生气。

何用功有些犹豫，但还是站
了起来。

“你叫啥名字？”

“何用功。”
“你刚才的词似乎没说完，请

继续往下数。”
何用功一愣。
高老师催他：“说吧！”

“不是爱起哄吗？说呗！”范
梅大声喊。

高老师伸手示意大家安静。
“高老师高老师高高高，她带

着我们做早操。我们做得乱七八
糟，把高老师气得发高烧……”何
用功的气势明显受到了影响，数
下去的劲头小了，话语也不那么
流畅了。

高老师笑了，说：“你这叫快
板，英语叫 rap。你数得不好，回
头我教你。会唱歌吗？”

何用功摇摇头：“不会。”
“太阳当空照太阳当空照！”

同桌的小个子刘健飞小声提醒。
“啊会唱一首！”何用功直起

脖子。
“唱一唱。”
何用功荒腔走板地唱起来：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
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
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
弦，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没有了。”

范校长一听就恼了，正要进
屋。猛听见高老师说话了，就又
站下来。

“何用功同学，还有吗？”
何用功真不会唱了：“没有了。”
高老师说：“好，同学们，下

面，老师也给你们唱一首歌，算作
我给你们的见面礼！也算我对何
用功这首歌的应答，好不好啊？”

“好！”同学们应着，竟有稀稀
拉拉的鼓掌声了。

高老师清了清嗓子，大声地
唱了起来：清晨，太阳从东方升
起，光辉灿烂，心中多欢喜。升起
一个我，升起一个你，升起了蓝
天，升起了大地，升起了幸福和甜
蜜，我们的早晨无边际、无边际。
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光辉灿
烂，心中多欢喜。升起一个我，升
起一个你，升起了蓝天，升起了大
地，升起了歌声和友谊，我们的早
晨无边际、无边际。

声音太美了，只有在电视里
才有的美妙怎么来到了班里边？
全班同学热烈鼓掌，大叫着：“再
唱一个高老师！”

高老师笑了，说：“同学们，我
会再给你们唱的。我不但要给你

们唱，我还要教你们一起唱。我
们一起唱响许许多多优美动听的
歌曲！”

孩子们又鼓掌。何用功高声
喊着：“现在就教吧！”

高老师说：“别慌，我还有一
个问题要提问。何用功，你还来
回答吧！”

何用功站起来，样子有些兴奋。

“在你的记忆里，有什么事情
让你感到特别的幸福和甜蜜？”

何用功皱着眉头，使劲想了一
会儿：“我爸带我去动物园看猴
子。猴子爱害羞。人害羞红脸蛋
儿，猴子害羞红屁股……”

同学们笑起来。
“好的，请坐下！”高老师接着

启发大家，“同学们，每个人都有美
好的记忆，也有不好的记忆。如果
我们今天的生活快乐、幸福，我们
长大了，就会对今天充满美好的回
忆。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快乐、
不幸福，我们的记忆就会充满着痛
苦和伤心。我喜欢我们的学校，喜
欢学校里的花朵，喜欢比花朵美丽
一百倍的你们的笑脸。

同 学 们 ，学 校 是 学 习 的 地
方，是玩耍的地方，是友谊、友
情、友爱成长的地方，是合作、和
谐、和睦，书声琅琅、天天进步的
地方，是我们光辉灿烂的未来冉
冉升起的地方。那个背着炸药
包要去炸学校的孩子，我想，他
一定是受了很多的委屈。他本
希望在这里能得到老师和同学
们 的 欣 赏 与 尊 重 ，可 是 ，他 没
有。他得到了什么呢？

被误解，被伤害，甚至被屈辱，
在人前或者人后，偷偷流下过委屈
的眼泪。作为老师，我不能批评
他，我要向他道歉：孩子，对不起，
请把你的委屈说给我听！”

教室里静悄悄的。刘二秀两
眼含泪。不少同学都很感动。何
用功低下了头。

“好吧，请同学们拿出数学
课本。”高老师说过一扭脸，发现
了黑板两边的诗。她看了一眼，
问：“今天哪组值日？”

“第四组。”范梅大声说。
高老师说：“请上来擦擦黑板！”
四组的组长李亚龙站起来：

“林老师说，不经她的批准，两边
的诗谁也不准擦掉！”

“啊，好吧！你坐下。”高老师
说过，拿起黑板擦，下意识地看了
一眼何用功，转身把“用功用功”的
一首擦掉了。当她要擦第二首的
时候，忽然问：“大强是谁？”

全班同学都不回答。
“大强没来吗？”高老师又问。
范梅站起来：“高老师，范大

强离家出走了！”
“啊！”高老师使劲地点了点

头，“啊，啊啊！”

第四章
青竹竿，十八节
光长杆，不长叶

——乡间歌谣
1

大强回来了。大强在离家
出走五天后，在一个月芽弯弯的
晚上悄悄地回来。跟他回来的还
有他无意间找回的妹妹心明。

下车的时候天已经黑尽，星
光如雨，斑斑点点地洒向三月的
微风，总让人有一种麻酥酥的感
觉。大强扯着妹妹，一边走，一边
小声地给她说话：“这是村头……
咱们进村了……这是咱村的街道
……这是咱家的头门。你先站这
儿别动，我去给奶奶报个喜！”

“到家了哥？”女孩儿停下
来，紧张得小鼻头一翕一翕的。

“嗯。别急啊！”大强又嘱咐一句。
心明使劲地点头，亲了亲手里

的小熊。“桃花！”心明脱口而出。
院里的桃花开得正盛。
大强一进院子，两只小羊羔

就飞跑着迎上来。它们亲切地叫
着，去嗅大强的手。老母
羊也叫起来，叫得急切而
亲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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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徐达，小城收藏界的同行都会说，人家
徐达吗，大玩家。听那口气，绝对没有羡慕的意
思，明显带着嘲讽的意味。

别人玩收藏都是专注一个领域，或玉石，或
字画，或陶器，或织绣，等等，徐达什么都偏
爱。城南有个古玩市场，徐达去溜达了两趟后，
开始往乡下跑，专去那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山村。
他说，越是这些地方，越有货真价实的东西。按
说，他的思路不错。他三天两头往乡下跑，昨天
去收一个瓷碗，今天去收一个烟袋。其实，他都
看走眼了，收回来的全是假货，没有一样真货
色。他还不听劝告，固执己见，乐此不疲。也就
难怪同行们耻笑他了，说“大玩家”那是高看
他，私下都叫他“棒槌”。

徐达原是搞建筑的，说得更直白一点，开发
房地产的。过了六十岁生日，他就把公司交给儿
子徐全打理，自己转行到收藏上来了。他这些年
赚了不少钱，可能想搞投资哩。熟悉徐达的人，
包括他的家人也都这么认为。

走眼一次可以理解，连续走眼就有点不正常
了。有人告诉他儿子徐全。徐全满不在乎，说老
爷子有事做，精神足足的，爱咋咋吧。

这天是个星期天。徐达打算到靠山屯去一
趟。靠山屯是全省有名的贫困村。牛犇提出跟他
一起去，到靠山屯看看景致，潜台词是去给徐达
掌眼。牛犇是徐达在收藏界认识的朋友，搞收藏
多年，是个行家。徐达不忍拂了人家的一番美
意，就答应了。于是，两个人开一辆车出发了。
到了镇里，因为道路不通，两个人就步行十几里
到了靠山屯。

像是鬼子进村似的，他们挨户挨门去看。徐
达不是直截了当问人家家里有没有古董，而是问

人家家里几口人，一年打多少粮食，顺便这里瞅瞅，
那里瞧瞧，仿佛乡镇干部下乡访贫问苦似的。对待这
一点，牛犇挺佩服徐达的，干这行忌讳直奔主题。

他们走进了老栓家。老栓住的还是祖辈留下的两
孔土窑洞，前脸用石头砌了一下。院子里搭了个草棚
子，垒着一个黑乎乎的灶台。家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
中草药味道。不时从窑洞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咳嗽声。

来了客人，老栓激动得不行，忙用袖子把院子的
石凳子胡乱抹几下，然后抓把柴草要给两人炖鸡蛋
茶。徐达忙拦住了，他知道，两个鸡蛋说不定就是这
一家人两天的开销。老栓便进屋捧了一捧核桃出来，
滚满石桌子，让他们砸着吃。

通过交谈，徐达得知老栓的老伴卧病在床，常年
吃药，闺女在郑州上大学，一家人靠低保维持生计。

牛犇叹了口气，看了徐达一眼，从自己口袋里掏
出两张百元的票子给老栓。老栓慌乱地摆着双手，说
什么也不要。 “你以为你是乡长？”徐达开玩笑地对
牛犇说，“杯水车薪，有何用？”牛犇说：“勿以恶小
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老栓不知道两个人嘀咕
的什么，搓着两手嘿嘿直笑。

徐达的眼睛像探照灯似的，这里瞅瞅，那里看
看。他看到墙角放着一块光溜溜的鹅卵石，便走上
前，先是用手扫了一下表面的灰尘，然后找块破布认
真擦了擦，左瞧瞧，右看看，像是遇到了宝贝。

“一块腌酸菜的破石头，有啥看头？”老栓都不好意
思了。“玉石啊。”徐达像是说给老栓，也像是自言自语。

牛犇忙走过去，看了石头一眼，便对徐达使了个
眼色，意思是说你看走眼了。

徐达不理会牛犇的好意，对老栓说：“老乡，这
块石头您能匀给我吗？”

真的是玉石？老栓不敢相信徐达的话，但他看出
徐达想要这块石头，便说：“呵呵，您想要就拿走吧。”

“一刀穷，一刀富，一刀穿麻布。”牛犇自言自
语道。他是在暗示徐达，事关重大，不能草率。

徐达也知道牛犇的意思，还了一嘴：“神仙难
断寸玉呢，何况你又不是神仙？”真是好心当成驴
肝肺。牛犇气得真想踢徐达两脚。

徐达对老栓说：“这件玩意我拿了。十万元。”
“这，这……”老栓不知道如何是好。
“嫌少？”徐达问道。
老栓忙说：“一块石头，不值那个价，不值那

个价……”
徐达抱起石头走了，丢给老栓一张十万元的支

票。等到老栓回过神来，两个人已经翻过了山岭。
牛犇忍不住说道：“徐总，你交的学费还少

吗？明明就是块破石头，你怎么跟捡了漏似的？玉
石因硬度低，敲击时声低沉，有若击木……”

“我知道，这就是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徐达说
罢，把怀里的石头扔了，眼看着它咕噜噜滚到了山下。

牛犇被滚落的石头惊醒了！他这才明白，真正
看走眼的是自己。

回城后，牛犇忍不住嚷嚷了出去。当地媒体要
推选徐达为年度十大慈善家之一。徐达谢绝了，他
说：“我是收藏家，不是慈善家。”

徐全也赞成老爷子的观点，说：“我爸是收藏
家，不过，老是看走眼，没办法。”

对于徐全的说法，牛犇又不明白了，说：“既
然是收藏，也得弄两件真家伙啊？”

“老爷子若收来的都是真品，我，还有家人，
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吗？”徐全淡淡一笑。

知父莫若子。看来此话不假啊。牛犇彻底服了。
从此，提到徐达，收藏界的同行都会由衷地

说，人家徐达，那是大玩家。听那口气，满是钦
佩，满是敬仰。

大 玩 家

蛋炒饭
♣寇 研

知味

♣ 侯发山

据说蛋炒饭的发明者，是隋朝一员大将，
叫杨素。那时节，蛋炒饭还不叫蛋炒饭，叫碎
金饭。好文艺的名字，“金”字尤其惹眼，无疑
是奔着鸡蛋去的。炒鸡蛋油灿灿，金黄金黄，
很璀璨的样子，让人食欲大增。

米饭本是寻常所见，没啥稀罕，但有炒鸡
蛋来撑腰，档次也就骤然提上去。可这档次自
然又比不上精英、文青们的矫情，如孔子讲究
个食不厌精，肉割得不正都不吃，孟子建议君
子远庖厨，离厨房远远的，负责吃和点赞就行，
陆羽泡个茶吧，要讲究“山水为上，江水中，井
水下”，一伙子人，从唐代张又新、明代张谦、徐
霞客、清代邢江，到那个写出名句“夕阳芳草见
猪游”的乾隆，前后数百年，都忙乎着为“天下
第一水”的归属争论不休……

蛋炒饭，接地气得厉害，和高大上不沾边，
即便出现在文学史，似乎也只适合演绎寻常生
活的小确幸和小悲催。如古龙小说里，刺客杀
完人以后，为犒劳自己，用半盆剩饭、半斤猪
油、十个鸡蛋整了一大份蛋炒饭，血淋淋的江
湖险恶，因为蛋炒饭，倒显出几分日常，说起
来，杀人也不过是门糊口的营生。再说这个千
余年前的杨素，其实也是著名典故“红拂夜奔”
里的，嗯，男二号，他的家妓，一个叫红拂的才
貌双全的女子，原以为终会与蛋炒饭的发明者
及蛋炒饭扯上点关系了，半路还是同一个叫李
靖的家伙私奔了。

但蛋炒饭在文学史终究还是有它无法撼
动的地位，只因这份蛋炒饭是张爱玲的闺蜜苏
青吃的。当年苏青创办月刊《天地》，到处找熟
人写稿，胡兰成和张爱玲也被一块儿拉来。《天
地》第二期，张的小说《封锁》迷住了胡兰成，又
接连在第三、第四期读了张的散文，胡坐不住
了，跑到苏青的办公室，拉扯半天，又请她到外
面吃了一份蛋炒饭，才成功搞到了张爱玲的地
址，才有后面的狗血故事。

也许这蛋炒饭和《无极》里的馒头一样，原
本只想安安静静做自己，却不想掀起惊世波
澜，许多年后，当人们从张爱玲垃圾袋翻出普
通牛奶、速泡燕麦片、即食小香肠、速冻意大利
菜肉饺子，感叹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再计
较味道，与其童年时代的至精至贵比起来实在
过于凄凉”时，当年这份蛋炒饭尤显得忧伤。

这肯定也是苏青未曾料想的，依她大大咧
咧又极为入世的性格，当她在大嚼特嚼这份注
定背黑锅的蛋炒饭时，若配上背景音乐，也不
会是《滚滚红尘》《传奇》之类，而应该是庾澄庆
歌里写的：“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饭要
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

该书真实讲述了社会、地区和
阶层衰落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
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万斯的外
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地
区向北迁居到俄亥俄州，希望逃离
那可怕的贫穷。他们通过努力跻身
中产阶层，但是随着家族故事慢慢
发展，我们发现万斯的外祖父母、
阿姨、叔叔、姐姐以及他的母亲，
都在极力适应中产阶级生活的要求，
却从没完全逃离过药物滥用、酗酒、
贫穷和精神创伤。万斯便是在这样混
乱又令人心碎的环境中成长，但也是

这群“乡下人”的爱与忠诚，使他取
得了今日的成就。然而综合来看，大
多数的美国白人蓝领仍旧摆脱不了世
袭的贫穷与困顿，仿佛是一条与生俱
来的枷锁，牢牢套在他们的脖子
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
无法在美国这个以自由为豪的国度
中，找到合适的出路？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部极其动人
的回忆录，包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和诸多幽默元素，记述了向上流动
到底是怎样的感觉，也对一大批人丧
失美国梦的现象作了思考。

新书架

《乡下人的悲歌》
♣舒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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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老友家闲坐。老友提着菜篮子，正要去菜市场
买菜。拉住我的手说，走，陪我买菜去。我连忙摇头拒绝。

老友笑着说，怎么，小瞧我们这些买菜的人啊？
我告诉你，买菜的学问大着呢，能提篮买菜的人，一定
都心怀大略。

我扑哧一声乐了，买几把菜而已，还讲什么大
略？老友说，边走边说。

一路上，老友一手拎着他的菜篮子，一手搭我肩
上，侃侃而谈。他说，一个人，去菜市场前，今天要买
什么菜，心中大致已有个数。菜市场的菜，虽然品种
丰富，但对一个天天买菜的人来说，可挑选的余地其
实就不大了，既要不与昨日、前天重复，又要考虑到营
养均衡。老友说，这叫什么？这就叫未雨绸缪。

我问他，那你今天准备买什么菜？老友晃晃菜篮
子说，今天我本打算买条鱼，加两个蔬菜，冰箱里有冻
肉，我和你嫂子吃就足够了。不过，今天你来了，我就
不能只买这几个菜了，要加菜。我知道你喜欢海鲜，
所以，准备再买点海鲜，比如梭子蟹、扇贝什么的。

我笑着说，你和嫂子都不爱吃海鲜，又贵，就别为我
特地买这些东西了。老友也乐了，那怎么成，有贵客来，
岂能慢待。虽然我们自己并不喜欢，但要考虑到客人的
口味，这既是待客之道，也是顾全大局嘛。平时也是这
个道理。一个在家里负责买菜的人，不能自己喜欢什么
就只买什么，得考虑全家人的偏好，孩子喜欢什么，老人

又偏好什么，谁又需要特别补点啥，都得考虑周全。
我点点头，这样看来，买菜倒也确实不是简单的

事。老友笑笑，这才刚开始呢。
走进菜场，人声嘈杂，一股混杂了各种气息的怪

味扑面而来。转了一圈，老友指着众多摊位说，你看
看，这么多摊位，在哪家买，学问大矣。我一脸纳闷，
好像大家卖的菜都差不多嘛，随便买点不就得了？

老友直摇头。我为什么先转一圈，就是看看，今天
有没有什么新上市的菜。我注意到，有一家在卖香椿
头，这可是应季菜，三五天后就没有了。算你有口福，
我们今天就买一点尝尝鲜。香椿头配什么炒好吃呢，
一般是鸡蛋，但最好的还是臭豆腐干，一香一臭，相得
益彰。对面那家卖豆腐的，今天正好有臭豆腐干买。
这就算配齐了一道菜。另外几个蔬菜，我还是在前面
这家买，因为我是她家的老顾客了，菜放心，价格也能

优惠点，每次店主还会额外送几根香葱，正好拿来配海
鲜。说到海鲜，还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生姜。
家里还有一小块估计不够，所以，还要再买一块生姜，
不然，你嫂子再好的厨艺，没有佐料，也是烧不好的。

我听得如入云雾，没想到，买个菜还这么复杂。
老友说，我这不算复杂。他指着前面一个买菜的老太
太说，你注意到没有，这老人家，刚才买鸡蛋时，买了
两种，一种是很贵的草鸡蛋，又买了几个普通的鸡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些草鸡蛋，一定是买给她孙子
吃的。她想省钱，又希望读书的孙子能吃点好的。老
友又指着前面一个瘦瘦的中年妇女说，她刚才买肉，
犹豫了半天，最后挑的是五花肉，这种肉，便宜，油腻，
但也解馋。看她的穿着打扮，应该是从乡下进城打工
的，我敢肯定，她老公多半是做苦工的，活累，需要补
充营养，又要节俭，省点钱带回乡下老家，所以，迟疑
了半天，还是捡了最便宜的肉买。

老友感慨地说，不要小看了菜市场，它就是社会
的缩影呢。又指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说，所有来买菜
的，买什么菜，回家怎么做，如何让家人吃着又合味，
又健康，又安全，又节俭，都得盘算清楚，他（她）的心
中，能没有个大略吗？

我点头称是。眼前忽然浮现出每次回到家，总能
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恍然明白，那是做了多年家庭主
妇的妻子，精心准备给我们的大爱呢。

百姓纪事

♣ 孙道荣

提篮买菜

微型小说

群凫闲适亦悠然（国画） 王学俊

人与自然

一个写诗的朋友酒喝多了，对
我说，他想爬到树上睡觉。他说，树
上好啊，在树上可以看星星，一大片
树叶子簇拥着他，和鸟做邻居。

想象他离开地面的生活，再也
不用为还房贷挠头皮，也没有人与
人之间的挤撞，更不会在办公室走
廊上，为一件事疾走，而在拐角处
与别人碰肿头皮。朋友那次意味
深长地说，如果哪天有闲钱，在树
上开旅馆，他想做这方面的投资。

在树上开旅馆，是个不错的
项目，虽然有些荒诞，未免癫狂，但
一想到我们曾经住过树上，即使早
已穿皮鞋，夹名包，可是人还是有
猴子的某些相似基因。

树上开旅馆，宜选银杏。银
杏巨大，尤其是生长了几百年的古
银杏，树围阔大，几个人都抱不过
来，银杏树干粗硕，用木板在树上
架构，屋顶钉洋铁皮，春天银杏树
叶嫩绿养眼；到了秋天，老黄干爽
的银杏叶灌枕头，银杏树熟了，一
粒一粒，如流星般划过叶隙，扑笃
扑笃，打在洋铁皮上。我所生活的
小城，城外三十里有一片古银杏
林，如果允许，木头板房，搭木跳板
或绳网相连，可以溜达串门，到了
树上旅馆开张的时候，古银杏树上
挂红绸彩带，张灯结彩。树下品茗
雅聚，树上憩息。夜深了，听得到
宿鸟梦呓，好一派宁静安详。

在树上开旅馆，宜挑樟树。
大樟树，我在婺源的乡村见过，如
一磐石老者，站在古村口。樟树上
的旅馆，若一只鸟窠，就搭在樟树
枝丫腰身上面。樟树同样要大，如
一把擎天巨伞。住在这样的房间
里，满是樟木的清香，关键是在床
铺旁边留一小窗，晨醒探头张望，
大概会见到一农夫牵着头牛，肩扛
一张铧犁，从树下经过，逆光剪影
里，身后是虫蝶乱舞、线条奔射的
万缕霞光……

在树上开旅馆，宜用槐树。
槐树有灵性，七仙女和董永曾经在
树下定情。我从前住的附近，一条
街上站满大槐树，后来路拓宽，树
被锯掉了，甚为可惜。现在城里很
少见到槐树了，槐树是这个地方的
草木土著。

槐树上的旅馆，在树身和枝
丫交叉的草木深处，数根粗木棍作
骨，彩色塑料布做披，乱线条绑扎
起的小屋。有风时，随树微微晃
动。住在槐树上，最好的季节当然
是槐树开花，这时候房价会上浮，
一嘟噜、一嘟噜洁白的槐花挂在窗
口门檐。当然，槐花能吃，吃在嘴
里甜津津的，一阵风吹来，让人神
清气爽。关于槐花，我还想多说几
句，我的微信好友鲁小胖不知道从
哪儿打探到有个想在树上开旅馆
的小道消息。鲁小胖说，槐花可以
深加工做槐花包子，为树上旅馆所
独有，按照鲁小胖的意思，槐花洗
净后，用水焯，与香菇、木耳一道砧
碎，入糖、醋、精盐，其烹制方法和
青菜包子大抵相似，只是包子馅不
同，青菜做馅的是青菜包子，槐花
做馅的是槐花包子。当然，树上开
旅馆，树下得有几间青砖瓦舍做厅
堂和厨房。头顶是客房，住的全是
客，那样一个风清气朗的三四个平
方，是借给别人做梦的地方。

在树上开旅馆，是一个人异想
天开的生活。住在里面的客人不允
许愿望太多，也不允许体重超标。
有一天，鲁小胖很认真地问我，你那
位老板朋友的树上旅馆，什么时候
开张呀？鲁小胖子所向往的奢侈
生活，是住在树上吃槐花包子。小
胖坐在树上，左一口，右一口，享受
着槐花包子里面的慢时光。

在树上开旅馆
♣ 王太生


